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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双灵巧的手。它能在 1秒钟内
敲击 5次鼠标，也能在电光石火间把箭头
移动到屏幕上任何一处想要的位置。

凭借这双手，李祥在游戏中杀敌无数，

不可阻挡。他因此进入了梦寐以求的顶级

职业电竞战队，22岁那年，他赢得了 2012
年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中国区的一
项冠军。当他用这双手把自己签名的T恤
抛向台下时，上千名观众张开双臂，高喊他

的名字，为他欢呼。

那是他唯一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明星，

长期枯燥孤独的职业生涯已经让他感到

“心累”，这次冠军成了他退役前为自己写

下的最后注脚。那时他还没意识到，在接下

来的 4年里，电子竞技会以近乎裂变的速
度，扩散到每一间大学宿舍、每一家网吧。

不管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远的农村，有网

线的地方就能找到电竞的影子。一年前，一

款热门竞技游戏的全球平均每天在线人数

已经突破 2700万，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的
总人口。

与李祥那个时期的默默无闻不同，如

今的电竞比赛直播已经成为常态，动辄就

有上百万观众同时在线观看。2015年，游
戏《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观众人数甚至

超过了同年的NBA总决赛。
职业选手的精彩操作视频和他们的花

边新闻一起，经常出现在电脑的新闻弹窗

里。每到比赛，在最先进的场馆里，现场主

持人总会高喊选手的名字，炫目的灯光扫

向台下疯狂的粉丝，他们一手举着选手名

字的荧光牌，一手比画出“我爱你”的手势。

可这些都已经与李祥无关。一个月前，

已经退役两年的李祥到北京找工作。在无

数次碰壁中，他都会被人力资源经理一句

“除了打游戏还会干什么”的反问噎得哑口

无言。最后，在简历中“获得的荣誉”那一

栏，他选择了空白。

“我没有赶上好时代”

除了灵巧，李祥的手还有些粗糙。他的

手背因长时间暴露在干燥的空气中而长出

了褶皱，即使已经退役两年，手腕上因长期

训练磨出的老茧仍然清晰可见。

“我没有赶上好时代。”在北京天通苑

附近的一家饭馆里，李祥呷了一口啤酒，苦

笑着说。交谈中，他的两只手时不时互相做

一些手指拉伸的动作，这是他长期训练留

下的习惯。

李祥是在 2010年上大二时进入的职
业战队，那时国内的电竞市场很小，职业战

队商业化程度也不高。打比赛时，李祥和队

友经常穿着短裤拖鞋就匆匆上场，没有直

播，观众也少得可怜。

最开始，除了吃住和一台可以随时免

费使用的电脑，这个职业甚至不能给他一

分钱的工资。他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比赛

奖金，可就连那次达到自己职业生涯巅峰

的WCG中国区冠军，也只给他带来 3万元
的回报。

就在李祥进入职业战队的同一年，一

款叫做《英雄联盟》的新游戏悄然上线。见

惯了太多游戏在欢呼声中出现，又在沉默

中消亡，李祥并没有把这款“操作太简单”

的游戏放在眼里。他没有想到，短短 6年时
间，这款游戏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子竞技

行业的格局，自己也错过了一班“功成名

就”的快车。

他忽视的，是资本的力量。

早在《英雄联盟》还没成为“史上玩家

最多的游戏”时，蠢蠢欲动的资本和热钱就

看中了这块庞大的市场。

那几年，李祥发现圈子里一下多出了

不少房地产或者矿业背景的电竞俱乐部。

他们买来最顶尖的选手，在最豪华的基地

里训练。

在李祥的战队所在地上海，一处环境

优雅的产业园里，两栋现代主义风格的建

筑并排靠在一起。这是两家刚刚成立 3年
的 LPL（英雄联盟职业联赛）俱乐部，一家
由江苏某大型矿产集团赞助，另一家的大

股东则是广东某著名地产企业。

建筑由大块的玻璃幕墙构成，巨大的

战队 LOGO立在上方。建筑内部空间宽
敞，光线明亮，会客室、训练室、会议室、队

员宿舍一应俱全。

“硬件上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在其中一家俱乐部的会议室里，俱乐部经

理刘晓坐在印有队标的定制椅子上说。他

指了指头上，那是一块加入队标元素的异

形吊顶，“价值上百万元。”

这家俱乐部也被国家体育总局统计到

了数据里：2015年，中国电竞行业相关产
值已经超过 500亿元。国家体育中心信息
中心主任丁东曾估算，这个产值在 2017年
将达到千亿美元，成为一个更大的市场。

资本也很快流进了电竞的衍生行业。

李祥记得，自己打比赛时，经常遇到布

置简单、用几块塑料广告牌就围起来的比

赛场地。没有大屏幕，没有灯光，更没有让

人震撼的音效。

现在，与足球、篮球等传统体育项目类

似，《英雄联盟》也建立了多个级别的职业

联赛。各大赛事运营商应势而生，联赛的场

地越来越专业，越来越豪华。与李祥的时代

不同，现在的选手经常踩在用整块屏幕制

成的地板上，脚下轮番播映着自己和队友

的介绍。

游戏解说、直播平台也搭上了这班快

车。前《英雄联盟》职业选手杨义退役后，成

了一名 LPL比赛解说，闲暇时他自己也会
在某直播平台解说高水平游戏。他告诉记

者，这些工作能给他每年带来上百万元的

收入，“如果再接一些地方比赛的解说，收

入会更高。”

一些更疯狂创富的神话也在游戏直播

圈真实发生。几乎和李祥的职业生涯同时

开始，一位初中没有毕业，在北京动物园摆

地摊的年轻人闯入了这个圈子。三年后，这

个年轻人在微博晒出了自己的直播平台签

约金，网友再三确认后发现，那是一个 8位
的数字。

最让李祥后悔的，是选手们的地位已

经发生变化。他发现，在《英雄联盟》的职业

联赛中，队员们从上到下穿的都是统一的

队服。他也听说，有粉丝深夜堵在俱乐部门

口，向训练结束的队员索要签名。

相比一路拼杀才换来的 3万元奖金，
昔日同一家俱乐部一名经常和他以“ 丝”

相称的队友，从别的游戏转战《英雄联盟》，

如今已经成为频频出现在电竞新闻里的明

星，年收入也已冲到了百万以上。

在上个月的一场颁奖典礼上，这位前

队友从加长林肯里走下车，穿着合身的西

服、打着领结，走过被粉丝包围的红毯，在

签名墙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还在

为工作发愁的李祥几乎不敢确认，他们曾

经在一个屋子奋斗过。

从“坏学生”到明星

这些红毯上的明星进入职业战队前，

更多时候会被人归纳为“网瘾少年”“宅男”

“坏学生”，或者“失败者”。

几乎每一个走进职业赛场的电竞选手

都有一段孤独、压抑，又充满激情的过往。

在刘晓担任经理的那家俱乐部里，上学时

“偷跑出去通宵上网”的经历已经成为队员

的标配。

故事总发生在夜深人静的晚上，他们

在恐惧和兴奋中推开门，然后走在黑黑的

街道上。直到走进烟雾缭绕的网吧，打开电

脑，登录游戏界面，他们的世界才一下亮起

来，整个人才找到本属于那个年龄的激情。

刘晓接触过很多热爱电竞的年轻人，

但他们中却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打游戏”和

职业的区别。“不是所有的‘网瘾少年’都能

成为电竞明星，更多人都死在‘成神’的路

上。”

比起他们，李祥似乎是“幸运”的。大学

给了他充分的自由，他曾经为了玩游戏，一

连两个星期都没有回宿舍。为数不多的几

次回去，也是通宵后在宿舍睡觉。因为和室

友作息颠倒，他们沟通交流的次数屈指可

数。

在刘晓的俱乐部里，队员大多是正在

读高中，甚至是正在读初中的孩子。与家长

的交谈中，刘晓发现，因为无法阻止自己的

孩子玩游戏，大人对孩子的期待也会逐渐

从“把学习赶上”，变成“不要学坏就行”。

李祥也曾被家长、被老师放弃。迷上竞

技游戏后，他的成绩单上多出了几个挂科

的“F”。有段时间，他几乎成了班里的空
气，辅导员也不再提醒他缺课越来越多。在

大二那年，他终于向父母摊牌，休学进入了

职业电竞。

只不过，不是每一个少年都能像李祥

这样毫无阻力地进入职业电竞圈。每次“招

新”时，刘晓经常被家长怀疑俱乐部是不是

传销组织。

“一些很好的苗子因为家长就荒废

了。”刘晓摊摊手说。为了阻止孩子“去外地

打游戏”，一些家长把孩子锁起来，有的甚

至以自杀相逼。

“是俱乐部给了他们一条生路。”刘晓

用手敲了敲桌子，瞪大眼睛说。“要不是来

到这里，他们早就被社会淘汰，变成了渣

子。”他相信，那些还游荡在外面的“网瘾少

年”，很容易一辈子碌碌无为，或者跟着黑

网吧里的不良青年们，染上一身恶习。

在刘晓看来，这些队员无疑是幸运的。

他们从一些不知名的小城镇来到上海，还

经常飞到欧洲、美国去打比赛，“见足了世

面”。他们从一群“没有希望的孩子”摇身一

变，成为了这个时代时髦职业里的佼佼者。

他们也曾独来独往、被人忽视，一个转

身后，他们就走上了耀眼的舞台，成为千百

人尖叫着追捧的明星。在同龄人还在为中

考、高考发愁的时候，他们就挣到了父辈大

半辈子才积攒下来的财富。

他们从落后到几乎无法再追赶同龄人

的位置，一下把他们远远甩在身后，得到了

超越年龄的名利和成功。

比得到名利和成功更难的是，他们身

上正在发生的变化。

在没有进入职业队之前，这些孩子被

父母指责不务正业、被亲戚拿来作为反面

教材。刘晓还记得俱乐部的孩子刚入队时，

有的沉默不语，有的乖张暴戾。但只要打开

电脑，哪怕只是一场普通的训练赛，他也能

从每个人的眼中看出对胜利的渴望。

在一些关键的比赛中，赢下的一方会

满含泪水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样充满荣耀

与释放的瞬间，是曾经作为“坏学生”的他

们从未经历过的。

李祥也曾敏感、自卑，只有在游戏中打

败对手，受到粉丝的追捧，他才找到自信。

赢得那座WCG冠军后，在满场的欢呼声
中，李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释然。

他觉得自己打败了另一个自己，一切

冷眼和否定都显得不再重要。他说那一刻，

自己看透了人生。

“他们不过是一群还在青春
期的孩子”

进入俱乐部，这些曾经的“玩家”就变

成了“职业队员”。

与身份同时转变的，还有生活方式。对

电竞队员来说，他们的每一天几乎都是从

中午开始的。

在刘晓所在的俱乐部，队员中午 12
点——1点起床，吃过饭后，就开始一整天
的训练。俱乐部组织的训练在晚上 9点结
束，但几乎所有的队员都要自己加练。

“他们一般在凌晨 2点到 4点间休息。”
刘晓告诉记者。

那间 40平方米左右的训练室，是队员
待得最多的地方。每天 12小时左右，除了
吃饭时间，他们都会坐在电脑前，几乎动也

不动地盯着屏幕。因为长期握着鼠标，他们

大多都有手腕的伤病，一些队员的肩膀和

颈椎也有问题，疼痛、麻木的感觉随时都可

能袭来。

去年的一场 LPL比赛结束后，一名韩
国外援捂着自己的腰对着教练说了句

“me boom”。在接下来的整个赛季，这名
外援都因为腰伤无法上场。

伤病也困扰着李祥。在他还是职业队

员时，每天凌晨训练结束后，李祥就会和队

友一起去吃宵夜。

“体力消耗大，加上半夜特别容易饿，

宵夜经常吃很多。”因为长期不规律的饮

食，李祥患上了慢性胃病，“现在是医院的

常客。”

还有些伤痛和疲惫是看不到的。

在训练室里，不管队员喜不喜欢，一整

天的训练内容可能是同一种战术、同一个

角色，甚至同一种基本功。这种日复一日机

械式的训练会逐渐消磨选手对游戏的热爱

与激情。

“刚进职业队时，每天都很开心。”李祥

十分怀念那段每天都能和高手对决，又可

以名正言顺、一心一意打游戏的日子。“那

个时候怎么玩都感觉不到累。”

可每天重复的练习，再加上一直无法

突破的成绩，让他开始觉得“打游戏很无

聊”。再到后来，李祥干脆在训练时上网看

电视节目，或者玩别的游戏。

在刘晓所在的俱乐部，这些行为都是

不被允许的。即便如此，队员也经常会出现

训练迟到，甚至缺席的情况。

每天都和队员生活在一起的刘晓清

楚，赛场上，从入场到致谢，这些电竞队员

都表现得轻车熟路，看上去有一种超乎他

们年龄的老练。但在俱乐部日常的生活中，

“他们不过是一群还在青春期的孩子”。

“他们有所有的青春期特征，而且在俱

乐部会表现得更突出。”刘晓说。

有些队员经常莫名的生气，无法控制

自己骂人。有些队员前一天还因为赢了一

场比赛膨胀到飘在空中，第二天就为一次

失误自卑到了低谷。

去年，一位 LPL明星选手在直播平台
直播游戏时，因为被对方嘲笑自己是替

补，竟跑上楼砸坏了正在训练的队友的电

脑。

“他们毕竟还只是孩子，还不能完全理

解‘职业’的概念。”这让刘晓感到头疼，这

些队员虽然只有十七八岁，但都已经是些

大大小小的明星，“管不得。”

只不过，和其他竞技项目一样，电子竞

技也崇拜优胜劣汰的规则。更何况，电竞从

来都没缺少过优秀的年轻选手。

“现在俱乐部更看好 16岁以下的新
人，他们的潜力更大。”杨义告诉记者，因为

国内玩家基数庞大，俱乐部根本不用发愁

找不到优秀的新人。

电子竞技对选手反应速度的要求极

高，因此 16~20岁通常是一个职业队员的
黄金年龄。现役的LPL队员中，大多数也都
在这个年龄区间。一位 19岁的明星队员，
在LPL中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将”。
电竞选手的职业生涯也很短，只要过

了黄金期，就会出现手速、反应下滑的问

题。在 LPL，不少队员在十几岁时，刚刚拿
到一项荣誉就选择急流勇退，收获无数的

留恋和祝福。

而更多的人，则默默地离开这个舞台，

无人问津。

“我最惨的就是打了职业后，
就没有了然后”

李祥离开时也说不清自己得到的，是

荣耀，还是落寞。

电竞给他带来了一个全国冠军，但也

给他带来了退役后的窘迫。

“我最惨的就是打了职业后，就没有了

然后。”在嘈杂的小饭馆里，李祥的声音显

得有些弱。

因为休学加入了职业电竞战队，回校

后又经常断断续续出去参加比赛，李祥的

大学并不完整。离开学校时，他只拿到了毕

业证。

他的专业是软件工程，可现在他连最

基本的代码都搞不懂。那些他曾经没空在

意，甚至记不清名字的大学同学，现在有些

已经成了白领，有些自己开了公司。

而他曾经的队友，因为退役后找不到

工作，不少都做了代练，帮别人打游戏升级

赚钱。在李祥眼里，这样的工作“跟失业差

不多”。虽然代练也有可观的收入，但要一

天到晚对着电脑打游戏，这样的生活他不

敢再想。

对他来说，6年职业生涯的最大回报，
是退役时银行卡的十几万元积蓄。

“这些钱买不来一门安身立命的手

艺。”李祥喝下一杯啤酒，尴尬地笑了笑说，

“一百万都不够”。

不仅仅是李祥，就连他羡慕的那些“赶

上了好时代”的《英雄联盟》职业选手，也正

面临着同样的困惑。

在职业《英雄联盟》圈颇有威望的杨

义，会时常收到一些退役选手的信息，拜托

他帮忙介绍工作。

“普通的工作他们都不愿意做。”杨义

说，“这些小有名气的选手，知道这个圈子

有多热闹、多有钱，自己曾被多少人追捧。”

杨义告诉记者，其实这些队员在退役

前都挣到了一些钱，但“因为年纪小，不能

控制自己的消费，慢慢地就把钱花完了。”

更让杨义担忧的是，“他们的消费习惯已经

形成了，很难再改回去。”

有些时候杨义也会觉得，这个资本流

入和制造明星同样快速的圈子，“多少有些

浮躁”。

一些曾经站在金子塔尖的职业选手，

退役后赶上了另一个风口，他们在游戏直

播平台里继续做明星。不一样的是，这个

新职业能给他们带来千万元级别的年收

入。

一个前职业选手曾在某直播平台直播

中，对着几十万观众说，自己戴着几万元一

块的手表，在这个圈子里都不好意思出门。

话音未落，直播画面就被一层层“威武”

“牛×”的弹幕瞬间盖住。
“很多现役的队员都相信，即使游戏打

得不好，做直播、开网店也可以挣到比打职

业更多的钱。”杨义说，这种普遍的心态已

经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整个职业联赛的成

绩。

去年，一个 LPL韩国外援曾公开抱怨

自己的中国队友，“对训练根本没什么欲

望，对比赛也没有很强的求胜心。”

更有甚者，在这个圈子里，选手出去打

牌、甚至赌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退役后，李祥曾经参加过圈里的牌局，

他还记得当时的阵势：桌子前坐着几个电

竞明星，每个人都紧紧盯着攥在手中的扑

克，“看起来比打比赛还紧张”。那天晚上，

这些队员一起贡献出了 6位数的筹码。
“他们缺少明辨是非的能力，很容易受

身边妖魔鬼怪的影响。”刘晓告诉记者，这

些孩子本来对“钱”没什么概念，可外面总

有人教他们学会这一切。

事实上，几乎每家俱乐部都对队员的

行为划出了界线，但每每遇到这种“个人行

为”，他们往往又会视而不见。

“俱乐部不会在意你平时做什么，唯一

在乎的是你的成绩怎么样。”在电竞圈多

年，杨义已经习惯了这种功利。“成绩不好

你就离开，后面有大批人跟上。成绩好时，

俱乐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资本的离开往往和它流入的速度一

样快。这几年，李祥主打的游戏项目几乎已

经在网吧绝迹，很多俱乐部和联赛也都纷

纷解散。他不知道，现在如日中天的《英雄

联盟》，还能辉煌多久，职业选手又要何去

何从。

可不论这个圈子如何变化，杨义确信

有件事一直没变。新人们进入俱乐部时，都

带着他们满满的梦想。

为他争取来这份工作的，不
是他曾经获得的冠军，而是那张
大学毕业证书

这些整日被人追捧的队员，也会遭到

旷日持久的谩骂声。

在去年 10月份结束的《英雄联盟》全
球总决赛中，中国的三支参赛队伍全部止

步八强。而常常被粉丝拿来对比的韩国战

队，则连续第二年包揽了冠亚军。

国内的选手感叹最多的是韩国选手的

“专业素养”。

即使是国内 LPL的韩国外援，也无数
次被比赛解说夸赞训练刻苦、比赛认真。在

媒体的报道中，一名中国队员这样谈起他

的韩国队友：每天都从前一天下午 1点训
练到第二天早上 7点，只给自己四五个小
时的休息时间，很多时候都在练习国内选

手不屑练习的基本功。

在杨义看来，这些“专业素养”来自韩

国电竞成熟的体系。

“从小方面说，人家俱乐部管理非常科

学，后勤、赛训都有一套准则。从大的说，人

家有行业联盟，有行业共识，和篮球、足球

联赛没什么区别。”

和国内不同，就连队员退役后的职业

生涯，韩国的俱乐部也会“管一管”。他们

大多都设置有企业文化部门，负责队员的

职业规划。不管是重新回校学习，还是继

续从事电竞行业，俱乐部都会提供意见和

帮助。

而在更大的体系中，电子竞技是韩国

“文化立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韩国的电

竞联盟是隶属韩国旅游观光部下的政府部

门，会长是国会议员，他的责任就是在国会

为电子竞技争取地位。就连韩国前总统李

明博，也曾经在WCG的现场与冠军得主
进行过一场表演赛。在韩国的每一座城市，

几乎都设有电竞场馆。

“在韩国打电竞就像在巴西踢足球一

样。”李祥也曾去韩国打过比赛，他发现，

韩国的电竞队员和传统体育运动员没什么

区别，电竞明星和电影明星一样受欢迎。

国内也在做一些尝试，2003年电子竞
技成为国家体育总局批复的第 99个运动
项目后（现已更名为第 78项体育运动）。就
在今年，“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也被列入

了教育部的高职招生专业名单。

一些电竞庆典上，也开始出现家长的

身影。他们被孩子带着，来感受这个颠覆了

他们概念的全新职业。

南昌一位 12岁的少年在父母的支持
下，退学专职开直播玩《英雄联盟》，轻松就

达到了游戏里的“大师”段位。如今这个少

年也已经成为某主流直播平台里的当红主

播，收入早就超越了他的父母。

“12岁的小孩钢琴过 10级会被称为天
才儿童，为什么打到游戏大师就不是天才

呢？”在一次采访中，他的父母反问记者。

刘晓也发现，不同于之前的百般阻

挠，俱乐部门前开始出现主动带着孩子来

“面试”的家长。他还记得，一个家长从新疆

带着孩子过来，在俱乐部门外等了两天。

李祥最终在北京找到了一份网站的工

作。只不过，为他争取来这份工作的，不

是他曾经获得的冠军，而是他那张大学毕

业证书。

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在简历上自豪

地写上，自己曾是电子竞技的中国冠军。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
化名）

电竞少年的“黄金时代”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 海

12岁辍学专职直播玩打游戏的“小新” 视觉中国供图

一位队员在比赛胜利后欢呼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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